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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旅游消费移民的代表性群体—季节性旅游移民为对象，构建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

影响的概念模型，并提出相关假设；以典型的旅居城市三亚为案例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进行验证。研究

表明：季节性旅游移民的文化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小，仅对正面情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心理融合和身

份融合均正向显著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和正面情绪 2 个维度，且对负面情绪有显著抑制作用。基于实

证分析，从文化融合、身份融合、心理融合等层面提出季节性旅游移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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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大众化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的不断提高，季节性迁移这一生活方式已然成为

人们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海南省凭借

温暖的气候和优良的空气质量，已成为中国季节

性旅游移民聚集的代表地区之一。2015—2018 年

海南省常住型候鸟人口（连续居住时间半年以上）

分别为 48.32 万人、49.58 万人、51.41 万人、49.62
万人，流动型候鸟人口（连续居住时间不满半年）

分别为 66.68万人、71.84 万人、79.57 万人、82.61
万人[1]。大规模季节性旅游移民的涌入，不仅推动

了流入地社会经济发展，也对流入地社会管理提

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实现季节性旅游移民在流入

地的社会融合，是当地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重

视的问题。此外，季节性旅游移民的社会融合不仅

关系到流入地社会发展质量，也关系到个体在流

入地的生活状态。主观幸福感作为衡量个体生活

质量的重要指标，在空间流动和文化差异的阻碍

下，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如何影响其主观幸

福感？此类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的

重视。

国外旅游移民的研究已形成较成熟的研究体

系，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迁移的空间格局[2]、迁移

动机[3]、社会影响[4]、社会资本[5] 等方面。以旅游度

假、退休养老、避暑过冬、居住生活方式体验等为

目的、消费导向的季节性移民[6]，是国外旅游移民

研究的焦点之一。Smith 等将季节性旅游移民在

流入地居住的时间可操作化地定义为离开常住地

一个月以上且不超过 1 a，本文亦遵循这一对季节

性旅游移民居住时间的界定[7]。国内有关旅游移

民的研究内容多集中于旅游劳工移民的生活特

征[8]、地方认同[9] 以及候鸟老人的生活状况[10]、自评

健康[11] 等。总体来看，国内外有关旅游移民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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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研究方法上以质性研究为主，国外旅游移民的

研究对象集中于旅游消费移民。国内研究则对旅

游劳工移民这一群体的关注较多，对季节性旅游

移民探讨尚未多见。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季

节性旅游移民”的原因在于，一是候鸟老人这一概

念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般指 60 岁以上的群体，

相对忽视了其他年龄段的季节性旅游移民；二是

为了与国内外旅游移民研究对象在名称界定上保

持一致，有利于旅游移民研究体系的完善。

社会融合指不同个体、群体或文化之间互相

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在研究内容上，社会融合的

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社会融合

的理论研究、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及社会

融合维度分析。国外学者认为社会融合的影响因

素主要包括社会资本[12]、社交媒体的运用[13]、娱乐

活动参与[14] 等内生性因素；还包括社区类型[15]、住

房类型[16]、以及交通可达性[17] 等外生性因素。国内

学者多立足于中国国情，以农民工、新移民、流动

老人、流动儿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为研究对象，

主要从资本禀赋、居住环境、制度障碍、接纳意愿

等因素研究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18]。国内外学界

有关社会融合的维度构成、维度内容、维度数量、

维度名称、具体题项等尚未形成一致意见，但大部

分研究都涉及经济、文化、身份和心理等方面[19]。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己内定的标准对其

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性评价[20]。在研究内容上，主

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一直备受西方学界重视。影

响幸福感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支持[21]、心理健康[22]、

身体健康[23] 等。近年来，自然环境[24]、气候变化[25]

等地理学变量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上述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因素也基本上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得

到了验证[26]。在幸福感的测量方法上，主要有单题

测量法[26] 和量表测量法[20]。前者通过被访者对某

一题项的回答，来衡量主观幸福感，具有数据的可

获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等优点，但容易受到随机

误差影响；后者则是对 Diener 的主观幸福感量表

运用较多，具有整体性和科学性。

综上，目前有关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的研

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在社会融合维度构成和主

观幸福感的测量方法上仍存在一定的分歧，在对

季节性旅游移民展开研究时，仍需进一步探讨。此

外，尽管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季节性旅游移民在

流入地的生活状况，但是对其主观幸福感还缺乏

系统考察，更缺少从社会融合的角度予以关注。鉴

于此，本文以海南季节性旅游移民最具代表性的

集聚地三亚市为例，通过文献回顾构建季节性旅

游移民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两者之间的概念模

型，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

设进行验证，揭示季节性旅游移民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机制，以期完善旅游移民研究体系，拓展流动

人口社会融合研究的广度，为营造和谐的旅游社

区环境，促进旅居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1    研究设计

1.1    量表设计与问卷收集

当研究对象为不以生产为导向的儿童[27] 或流

动老人[28] 时，研究者一般不将经济融合纳入到社

会融合中。故在设计以消费为导向的季节性旅游

移民社会融合测量指标时不考虑经济融合。借鉴

社会融合已有的研究成果[19,29,30]，结合季节性旅游

移民的特点，考虑到自然环境因素作为季节性旅

游移民的主要推拉力，选取“自然环境满意度”指

标替代前人研究中的“工作环境满意度”。考虑到

季节性旅游移民的周期流动性，选取“再次过冬意

愿”指标替代前人研究中的“永久居留意愿”。最

终经过专家征询和小组内部讨论，构建了季节性

旅游移民社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共 12 个题项：

居住、自然、社会满意度 3 个心理认同层面的指标；

饮食适应、交流沟通障碍、熟悉本地习俗程度 3 个

文化层面的指标；社会交往意愿、社会心理距离、

身份认同程度、归属感、本地居民接纳程度、再次

过冬意愿 6 个社会互动与接纳层面的指标。本文

的主观幸福感量表运用苗元江综合幸福问卷[31] 中

的主观幸福感部分，包括生活满意、正面情绪以及

负面情绪 3 个维度，共 17 个测项。季节性旅游移

民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维度测项均采

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

别赋 1~5 分；主观幸福感的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

测项则通过频度副词“几乎没有–很少–有时–经
常–总是”从低到高赋 1~5 分，来反映被试近一周

的情绪状况，其中，负面情绪维度的测项进行反向

计分，即得分越高代表负面情绪出现的频率越低。

问卷调研分为 2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预调研，

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信度检验和项目总体相关系数

（CITC）分析来净化问卷，得到最终问卷。第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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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正式调研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至 4 月 1 日在

三亚进行，历时 10 d。为了提高调研的科学性与代

表性，将调研地点选择在三亚海月广场、月川桥广

场等季节性旅游移民较为集中的地区。正式调研

共发放问卷 380 份，回收 355 份，回收率 93.4%，

剔除无效样本后，得到有效问卷 320 份，有效率

90.1%。

1.2    探索性因子分析

为保证量表能够科学地反映季节性旅游移民

的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对季节性旅游移民的

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样本数据分别进行探索性

因子分析。首先检验样本数据是否适合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社会融合的 KMO 值为 0.780（>0.70），
Bartlett 球体检验的卡方值为 2  427.462(df=66，
sig.=0.000)；主观幸福感的 KMO 值为 0.831（>0.70），

Bartlett 球体检验的卡方值为 6  524.675(df=105，
sig.=0.000)，说明有关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的样

本数据均适合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采用最

大方差法对因子进行旋转，以特征值大于 1 作为

选取因子的标准。旋转因子后，题项在某一因子上

负荷低于 0.5，或交叉负荷高于 0.4 时，则对该题项

予以删除。删除后，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量表

以及主观幸福感量表的探索性分析结果见表 1。
社会融合量表的 12 个题项全部保留。其中 X1、X2

以及 X3 题项分别代表交流沟通、风俗习惯以及饮

食适应，属于文化融合维度。X6 和 X7 题项均涉及

到季节性旅游移民身份的转化与认同；X4、X5 和

X8 则代表着季节性旅游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交

往程度和接纳程度，季节性旅游移民身份融合程

 
表 1    探索性因子分析

Table 1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因子 特征值 题项 因子负荷 公因子方差 累计解释变异量/%

文化融合 2.665 X1我觉得与本地居民交流沟通障碍较少 0.911 0.832

21.598X2我比较适应海南的饮食 0.936 0.877

X3我了解海南特有的风俗习惯 0.933 0.877

身份融合 4.036 X4我非常愿意与当地人进行交往 0.753 0.578 54.459

X5我与当地人的交往比较广泛 0.737 0.544

X6我愿意把自己当做新海南人 0.817 0.669

X7我感觉自己是三亚的一部分 0.830 0.694

X8我感觉三亚的当地人非常愿意接纳我 0.832 0.702

X9我明年还愿意来三亚过冬 0.879 0.773

心理融合 2.204 X10我对三亚的自然环境非常满意 0.902 0.818 74.205

X11我对三亚的居住环境非常满意 0.882 0.780

X12我对三亚的社会环境非常满意 0.869 0.761

生活满意 2.189 Y1在三亚期间，我的生活大多数方面与我的理想吻合 0.766 0.655 29.078

Y2在三亚期间，我的生活状况良好 0.857 0.800

Y3在三亚期间，我对我的生活感到满意 0.816 0.770

Y5回首在三亚的往事，我能够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圆满 0.919 0.938

负面情绪 1.729 Y6愤怒 0.848 0.888 54.147

Y8忧虑 0.917 0.938

Y14悲伤 0.901 0.947

正面情绪 8.172 Y7高兴 0.888 0.876 85.889

Y9爱 0.864 0.843

Y11愉快 0.843 0.833

Y13快乐 0.930 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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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高，则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相互排斥才会进一

步减小；X9 涉及到再次过冬意愿，当季节性旅游移

民对流入地的归属感越高，再次来此过冬的可能

性则越大；总之，X4、X5、X6、X7、X8、X9 属于身份融合

维度。X10、X11、X12 分别代表季节性旅游移民对流

入地居住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心理上的感受，

故该因子为心理融合维度。幸福感量表与原量表

相一致，分为 3 个维度，分别为生活满意、正面情

绪与负面情绪。由于 Y4 “到目前为止，我得到了我

在海南生活中想要的重要的事物”、Y10“嫉妒”、Y12

“内疚”、Y15“自豪”的因子负荷低于 0.5，予以删除。

生活满意反映季节性旅游移民在流入地的生活质

量，正面情绪维度则反映他们近一周出现高兴、愉

快、快乐、爱等 4 种正面情绪出现的频率，负面情

绪亦然。

1.3    模型构建

目前有关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和幸福感关系的

研究成果较多。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过程中多重压

力会减弱其幸福感，包括文化适应压力、语言障碍、

交流障碍、经济问题、失业、社会边缘化、社会家庭

支持的缺失等[32,33]。相反，积极的文化融合有利于

提高移民的生活满意度[34]。社会融合中的文化融

合维度中的语言能力、社会适应维度中的政府保

障和心理健康直接作用于流动老人的幸福感 [35]，

也有研究发现本地交往程度、融入城市意愿等社

会融合因素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也具有显著的

正向作用[36]，许世存等和季永宝等分别发现城市

适应和社会融合的各个维度均会对主观幸福感产

生显著积极影响[37,38]。这些为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

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

基础。季节性旅游移民高度的流动性体现了他们

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在流入地社会融合的过

程也是其主观幸福感不断上升的过程。结合因子

分析结果，本文构建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与

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概念模型（图 1），尝试探索社

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提出以下假设：

H1：季节性旅游移民文化融合对主观幸福感

产生显著影响。

H1a：季节性旅游移民的文化融合对生活满意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季节性旅游移民的文化融合对负面情绪

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

H1c：季节性旅游移民的文化融合对正面情绪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H2：季节性旅游移民身份融合对主观幸福感

产生显著影响。

H2a：季节性旅游移民的身份融合对生活满意

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

H2b：季节性旅游移民的身份融合对负面情绪

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

H2c：季节性旅游移民的身份融合对正面情绪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H3：季节性旅游移民心理融合对主观幸福感

产生显著影响。

H3a：季节性旅游移民的心理融合对生活满意

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

H3b：季节性旅游移民的心理融合对负面情绪

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

H3c：季节性旅游移民的心理融合对正面情绪

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

2    数据分析与结果

2.1    信度效度分析

为了检验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首先利用

AMOS21.0 软件运用极大似然法对所有实际保留

在最终测量模型中的测量条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

析。并运用 SPSS21.0 对测量指标进行信度分析，

结果显示，各个维度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均大

于 0.8，符合大于 0.8 的标准，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

信度。量表的效度则是通过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

来进行判别。收敛效度是指测量同一潜在变量的

不同观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由表 2 可知，所有测

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 0.5 的标准，且都在

 

图 1    概念模型

Fig.1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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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 的水平上显著，所有维度平均变异抽取量

均在 0.623~0.886 之间，大于 0.5 的标准，组合信

度均在 0.832~0.958 之间，大于 0.700 的标准，表

明样本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判别效度是指各维

度之间的可区分性，各维度平均变异抽取量的平

方根均大于该维度与其他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

表明各维度之间判别效度良好。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

Table 2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因子
测量
题项

标准化因
子负荷

平均变异
抽取量

组合
信度

Cronbach’s a

文化融合 X1 0.845 0.794 0.920 0.919

X2 0.910

X3 0.916

身份融合 X4 0.590 0.661 0.884 0.878

X7 0.825

X8 0.919

X9 0.879

心理融合 X10 0.872 0.681 0.865 0.864

X11 0.814

X12 0.787

生活满意 Y1 0.777 0.623 0.832 0.832

Y2 0.795

Y5 0.796

负面情绪 Y6 0.898 0.886 0.959 0.958

Y8 0.950

Y14 0.974

正面情绪 Y7 0.886 0.783 0.915 0.914

Y9 0.844

Y11 0.923

　　注：所有测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在P＜0.001水平上显著。

 
2.2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2.2.1    结构模型拟合度检验及模型修正

本文选取 χ2/df， GFI、 AGFI、 IFI、 TLI、 CFI、

RMSEA 等指标衡量结构模型的拟合度。运用

AMOS21.0 利用极大似然法对概念模型进行结构

方程模型检验后发现，假设模型与整体数据之间

的适配只达到可接受水平，尚未达到优良的拟合

水平，因此需要通过模型修正来提高整体适配度。

模型修正主要依据以下 2 个原则，一是 AMOS 软
件中提供的修改指数对于识别并清理不良测量条

目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对导致测量拟合指标不

达标的不良测量条目进行删除，直到达到所有结

构方程的拟合标准[39]，二是当模型界定没有错误

时，不适当解值是由指标变量多元共线性问题造

成的，模型重新界定的较佳方法为将造成多元共

线性问题的指标变量移除 [40]。删除 X5“我与当地

人的交往比较广泛”、X6“我愿意把自己当做新海

南人”、Y3“在三亚期间，我对我的生活感到满意”、

Y13“快乐” 4 个指标后，修正前后拟合指标的对比

情况如表 3 所示，除了 AGFI 约接近于 0.9 以外，

其他指标都达到理想值，说明修正后的模型拟合

效果较好。

2.2.2    假设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可知，文化融合对生

活满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006，显著性水平

P>0.05，表明文化融合对生活满意产生了不显著

的正面作用，与假设 H1a 不符；文化融合对负面情

绪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062（P>0.05），表明文化

融合对负面情绪产生了不显著的抑制作用，与假

设 H1b 不符；文化融合对正面情绪影响的标准化

路径系数为 0.117，显著性水平 P<0.05，表明文化

融合对正面情绪具有显著性影响，假设 H1c 得到

验证。身份融合对生活满意、正面情绪的标准化路

径系数分别为 0.353（P<0.001）和 0.316（P<0.001），
表明身份融合对生活满意和正面情绪均产生显著

的正向作用，假设 H2a、H2c 得到验证；身份融合

对负面情绪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351（P<0.001），
表明身份融合对负面情绪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假

 
表 3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检验

Table 3    The fitting test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评价指标 χ2/df GFI AGFI IFI TLI CFI RMSEA

修正前 3.799 0.830 0.784 0.912 0.897 0.911 0.094

理想标准值 3 >0.90 >0.90 >0.90 >0.90 >0.90 <0.08

修正后 2.118 0.912 0.880 0.966 0.958 0.965 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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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H2b 得到验证。心理融合对生活满意和正面情

绪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492（P<0.001）、0.390
（P<0.001），表明心理融合对生活满意和正面情绪

亦均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假设 H2a、H2c 得到验

证；对负面情绪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469（P<
0.001），表明心理融合对负面情绪存在显著的抑制

作用，假设 H2b 得到验证。

综上，季节性旅游移民的文化融合对主观幸

福感的积极作用有限，仅对正面情绪这一维度产

生显著正向影响，对负面情绪与生活满意的影响

均很小且不显著。三亚作为典型的滨海旅居城市，

为多种文化的共生共存提供了开放包容的社会氛

围。与此同时，在每年的 10 月到次年的 4 月，三

亚人数众多的季节性旅游移民群体文化背景的相

似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们对迁入地的陌生

感。与其他流动人群相比，其所面临的习俗、语言、

饮食习惯等方面的挑战更小。季节性旅游移民是

否熟悉当地方言和风俗，是否适应当地饮食，不影

响其在流入地的生活质量。因此文化融合对季节

性旅游移民主观幸福感的作用相对较小。

季节性旅游移民的身份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

生活满意和正面情绪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亦

会显著地抑制负面情绪的产生。传统流动人口与

本地居民相比一般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与本地

居民相比，季节性旅游移民在心理资本和经济资

本上具有一定的优越感。他们在与本地居民相互

交往中，无法保持平等对话的心态更易产生纠纷。

由于缺乏身份认同，使得两者的社会交往均趋于

同质化和内卷化，进一步强化了彼此的身份边界。

更多的矛盾意味着更多的不满，因此身份融合程

度越低，季节性旅游移民的主观幸福感也就越低。

与文化融合和身份融合相比而言，季节性旅

游移民心理融合更能提升季节性旅游移民的主观

幸福感。具体表现在心理融合能够显著地促进正

面情绪的产生，并且能够显著地减少愤怒、忧虑、

悲伤等负面情绪，与此同时也会对生活满意产生

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心理融合的测项为季节性

性旅游移民对社会、住房以及自然环境的主观评

价，该主观评价不仅与被访者所感受到的实际情

况有关，也与季节性旅游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

横向比较以及流动前后的生活状况的纵向比较有

关。与当地人相比季节性旅游移民消费能力更强，

与流出地的气象气候和自然环境相比，三亚优良

的自然环境和温暖的气候为季节性旅游移民提供

了更优越的生活条件。而由此所产生的对三亚社

会、住房及自然环境等的满意感正是主观幸福感

的重要表征。

3    结论和讨论

本文开发了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测量量

表，通过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说明量表开发的科

学性与可用性，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季节性旅

游移民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由文化融合、身份融

合和心理融合构成。本文所构建的季节性旅游移

民社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有效地反

映出他们在移民地的融合程度与生活状况。具体

结果为：季节性旅游移民的文化融合对主观幸福

感的作用较小，仅对主观幸福感的正面情绪维度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季节性旅游移民的心理

融合和身份融合均会对主观幸福感的正面情绪、

负面情绪、生活满意等 3 个维度产生显著影响。

值得探讨的是，季节性旅游移民心理融合对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最大，身份融合次之，文化

融合最小。一方面反映出作为旅居地的三亚为季

节性旅游移民创造较为优越的生活空间，满足季

节性旅游移民在心理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其

在三亚的主观幸福感大大提升。另一方面，三亚作

为一个旅游城市所具有的多元化和包容性，一定

程度上消解了文化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

同时，与本地居民之间明显的身份边界所造成的

冲突与误会，则显著地减弱了季节性旅游移民的

幸福感。可见，与传统的流动人口不同，季节性旅

游移民拥有更强的经济背景和更高的环境适应能

力，文化融合在其社会融合过程中不起决定性作

用，他们可以有选择地在某些方面融合到流入地

主流社会。这与社会融合代表性理论之一的“区

隔融合论”的核心思想相一致。

研究的政策涵义主要有 3 个方面。提升文化

融合：应弘扬当地文化，并加强对当地人的文化素

质教育，丰富三亚的人文内涵，从而增进季节性旅

游移民对当地人文环境的认同感，进一步提高其

主观幸福感；提升身份融合：应充分运用社会媒体

的宣传作用和社区组织的协同作用，有效化解季

节性旅游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心理隔阂和矛盾，从

而提升季节性旅游移民主观幸福感；提升心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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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应加强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完善社

会保障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物价，加快

建设休闲空间等，全面优化季节性旅游移民的生

活环境，从而提升季节性旅游移民主观幸福感。

本文主要揭示了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对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

限性，一是受案例地选择的限制，所开发的量表和

所构建的模型还有待在更多的案例地进行验证。

二是本文共时性地考察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

与其幸福感的产生，以后的研究中可以从时间序

列的角度，综合考虑移民的居住时长及过冬次数，

探讨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影响

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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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ntegration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in Sanya

Zhao Chen1,2，Chen Yangle1，Zhang Kai1，Shen Wencan3

（1. School of Tourism,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Hainan, China; 2. Institut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133, Anhui, China; 3. School of Tour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Sichuan,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heory  of  Mobility  has  become  a  popular  research  topic  in  tourism,  but  there  are
rarely researches on tourism consumption immigrants among local scholar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representat-
ive group of tourism consumption immigrants, which is the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nstructs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on
subjective happiness, and proposes relevant hypotheses; Sanya is taken as the case,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s used to verify the hypothesis.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consists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This art-
icle developed the scale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and tested its dimensions, reliabil-
ity  and  validity  through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2)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has the least impa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has only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ositive emotion; while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integration are positively used for life satisfac-
tion and positive emotion, and have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negative emotion.3) Sanya has created a
superior living space for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which not only satisfies the needs of happy life of sea-
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but also greatly enhances the subjective happiness of them. In addition, the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of Sanya as a tourist city can eliminate the role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promoting subject-
ive happiness.  However,  conflicts  and misunderstandings caused by obvious identity boundaries have greatly
reduced the happiness of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iden-
tity integration of the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Finally,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promotion strategy
of subjective happiness of the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is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seasonal tourism im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subjective well-being; Sanya in Hai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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